
监利新闻 报料热线：0716-3289095 邮箱：724589608@qq.com 03文学副刊文学副刊2023.3.3 星期五
美术编辑：万 彬

“隔代亲”在我父亲与儿子身上，表现得
淋漓尽致。

儿子小的时候，晚上一直喜欢跟我父
亲睡。只是儿子睡觉特不老实，总喜欢蹬
被子。父亲就成了守护神，一晚上不知要
惊醒多少次，替他掖被角。我有时担心父
亲年纪大了，晚上睡不好，身体会吃不消，
就跟儿子商量，让他过来跟我睡。儿子恋
恋不舍地看着父亲，父亲则如负重释般，呵
呵一笑：“快过去吧，你过去了，爷爷就能睡
安稳觉了！”

儿子三步一回头，不情不愿地上了我的

床。但是，总是在被我给他脱得光屁股了，还
是忍不住，又跳下床去，逃回了父亲的房间。

父亲一直没关灯，俨然早就能猜到，儿
子最终还是会回到他的被窝里。这时，父亲
就假装责怪儿子：“跑过来跑过去，打扰我休
息，罚你给爷爷挠背，快点！”儿子像泥鳅一
样钻进被窝后，便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地讨
好父亲。“左边一点，对，就这个力道，好舒服
啊……”俩人乐得哈哈大笑。看着祖孙俩夸
张的表情，我内心总是说不出的嫉妒。

去年儿子开始单独睡儿童房了，也不
知道父亲晚上是否已经习惯了没有儿子的

陪伴。
父亲每天都午睡一会。有一次中午，送

儿子去上学，我们在门口换鞋的时候，听到
从父亲虚掩的房门里传来轻微的鼾声。我
对儿子“嘘”一声，提醒他动作轻点，别打扰
到爷爷睡觉。儿子换好了鞋，正预开防盗门
下楼，却又折返两步，从父亲的门缝里偷偷
往里瞄。

“忘记拿什么了？”我低声问儿子。
儿子没有回话，而是缓缓地推开门，蹑手

蹑脚地走了进去——父亲身上盖的被子，有
一个角从床沿滑落，都快掉在地上了。儿子

拉起被角来，往床里塞了塞。又替父亲把肩
头的被角轻轻掖了掖，然后退了出来。父亲
睡得很香，鼾声一直没有中断。

下楼的时候，望着蹦蹦跳跳的儿子的背
影，我心里感慨万千，似乎才一眨眼的功夫，
儿子就长这么大了。刚才的一幕，也让我倍
感温暖。于是忍不住，发自内心地赞美了他
一句。儿子哈哈一笑，说道：“爷爷说我小的
时候，他每天晚上最少要替我掖五次被角。
这样一算，整整十年，爷爷已经替我掖了上万
次被角。我现在只是在还爷爷的账嘛……”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掖被角的孩子
□ 董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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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的源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昆仑山
脉与唐古拉山脉之间，现在建成了景点，有人
去看过，就是一汪浅浅的泉水。谁也未曾料
到，就是这细细的水流，通过高原沼泽，穿过
深山大谷，汇集众多支流，终于蔚为壮观，有
如一条罗绮飘舞在锦绣大地上，万里长江张
弛如弓，养育着两岸无数的生命。长江从远
古走来，痴心不改守望到今天。

正如古人所说：“因水而兴，也因水而
忧。”监利地处古云梦泽南端，地势低洼，自三
国孙权在此设卡“监收鱼盐之利”以来，时时
受到水患的威胁。我的父辈们经历的1954年
特大洪水，几乎是一个惨痛的记忆，那时滔滔
洪水淹没了无数的良田与房屋，高处的墩台
上或堤坝上挤满了逃难的民众。自此之后，
每年夏天父辈们必须上堤防汛。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不过，我至今记忆
犹新的是1998年、1999年的特大洪水。当
年连绵数月的降雨，使得河水暴涨，几乎要与
堤坝持平。那时我在容城镇任职，接受命令
前往新洲防汛，兼任某堤段指挥长，带领民工
抗击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我们日夜监守在堤
坝上，密切注视着汛情的变化。接着在那里
搭建简易的窝棚，与民工们在一起住了一个
多月。那里有夏天的酷热、蚊虫的叮咬、吃喝
的困难，但大堤上人声鼎沸，民工们用肩膀、扁
担挑土方上堤（加强巩固堤防，防止洪水漫过
来），泥泞的道路边立着“人在堤在”的字样，激
励大家去战斗。时不时路过一些解放军、武警
官兵，奉上级之命，他们将要赶往前面出现管
涌的地方。老百姓向他们行注目礼，致以敬
意。随着数次洪峰过境，确认堤段安全，才回
家休养。大堤守住了，军民团结坚守大堤的场

景，令我感动不已……1999年夏天，洪水实在
太大，上级下令炸开新洲围堤小垸泄洪，确保
大堤安然无恙。我亲眼看着有关部门人员、军
人安放炸药，炸开了小垸，才与其他人乘坐小
船离开。可以说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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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秀的监利南临长江、右拥洪湖、西顾荆
州、北望仙潜，高速交通便利，加上随岳高速
公路、荆岳长江大桥连通湘鄂两省，经济快速
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史料记载，监利在周朝称容城、秦朝称州
陵，汉高祖将西南分为华容，华容因华丽的容
城而得名。从三国时设监利开始，迄今已有一
千多年的历史了（其间宋朝分设玉沙，后并入
监利）。

品读长江，品味监利。近些年来，在监利
出土了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
和“龙山文化"的遗址。在监利荒湖管理区，建
有诗人屈原纪念馆。在华容古道，留下了关
云长义释曹操的故事。程集镇青石板上的古
老车辙，令人回忆当年古镇的兴盛。何王庙
长江故道旁，江豚时不时浮出水面，江边白鹭
飞翔，河滩上芦苇青绿。雄峙江际的杨林山，
山上古色古香的天妃庙，山下水中的凸起石，
纵目远眺，湍急江流，像是一幅流动的壮美图
画。天气晴朗时，从窑圻垴走过来，隐约可见
对岸岳阳的塔市驿，雄峙江边，风景独异。说
起窑圻垴，我还与之有一段渊源。1985年，我
在秦场乡当乡长，在农民割了中谷后，根据上
级的命令，带他们来这里挑土做堤。那时的
堤很低，年年要加高，就像燕子衔泥一样。挑
上土后，还用拖拉机轧，非要轧结实才行。那
时候任务紧、标准严，农民们毫无保留地奉献
了精力和汗水，吃了很多苦头。漫步在长江

大堤上，我又回忆起了八十年代从半路堤到
西门渊的一条长江带工业区，譬如化肥厂、磷
肥厂、砖厂、造纸厂等等。为了不占用耕地，
就建在了外滩上。上堤就可以看见，很壮
观。这些企业在当时是本地的骄傲。在时代
的大潮中，有的改制了，有的倒闭了。由于几
年前，国家考虑到河床抬高，一旦大水漫灌，
民居与一些厂房会被淹没。加上出于长江大
保护的考量。于是下令长江沿岸的民房与企
业都搬迁到堤内去。昔日的企业被拆迁，那
时的大堤泥泞不堪，2000年后，国家下拨了款
项，将堤坝外壁修成了水泥墙，固若金汤，可
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特别是西门渊那
儿，本是一个水流急漩的弯道，政府将其填
平，以免以后洪水危及大堤。西门渊被吹沙
填平后，现在被建成了公园，成为了老百姓休
闲、娱乐的场所。其它地方亦修建了沿江绿
化带，看上去，是一条漫长的沿江风景线……
一江春水，千年多少悲欢。厚重的荆楚文化，
带着长江的底色。

母亲河长江，奔腾不息，哺育了监利的
芸芸众生，也铸就了大江儿女坚忍不拔团结
互助的品格。几年前的“东方之星”事件，体
现了监利人的小城大爱精神，获得了全国人
们的一致好评。抗洪抢险的事迹，展现了监
利人民抵御洪水的决心与毅力。千年诗意，
滔滔江水，丰盈多姿，万千气象，历史浮沉，
人生起伏。观其波澜，寄以遐思，不舍昼夜
的江水，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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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监利的长江大堤内高楼林立，初具
现代化的城市样貌，展现着时代的新风，当
地经济与文化正在走向繁荣。无数人在这
片热土上建设自己的家园。奔腾的长江水

塑造了本地居民五彩斑斓的精神气质。有
人说：“长江沿线不存在最好的城市，只存在
更好的城市。”这个更好的城市便是我们各
自的家园。

于万古如斯的长江而言，人类所有的情
感，所有业已发生、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均
被滚滚长江水说尽了。生活在长江之边，生
活在时间的“洪流”里，我们是沧海一粟，应该
好好过生活。

长江的胸襟、气度、包容，使我感悟到了
人活着就要面对很多艰难险阻。长江的子孙
必须要有自信，要敢于与坏的观念、坏的势力
去搏斗。在长江面前，芸芸众生只是过眼烟
云，但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必须用一辈子的时
间，去描绘更加美丽的画卷。

监利、仙桃附近流传着一句谚语：“监
利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这样的洪涝灾害
曾经让很多人倾家荡产、无家可归，好在经
过人们的奋斗，这一切成为了历史，彻底根
治了水患。长江被人们改造了，转祸为
福。比如监利在江边建有三家水厂，供给
几十万城区人民的生活、生产用水；比如航
道运输、螺山泵站，涝时抽水注入长江或洪
湖，旱时提取江水浇灌堤内的田野；如长期
以来盛产鱼米虾、鳝鱼等产品，行销全国等
等。我喜欢水天相接的芦苇林，时常会去
弯曲而漫长的长江堤岸走走，看风吹水面
层层的浪，看稻花翻滚，看闲人垂钓。还看
货船、游轮，看落霞里归航的渔舟。出门一
笑大江横，它开阔了我的视野，带我的心奔
向诗和远方。岁月渐远，涛声依旧，长江依
然在这里。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湖北省作家协会
会员、中国著作权学会会员。）

长江水 监利情
□ 安 频

早春时节，春雨连绵，春寒料
峭。春风吹醒了冻土，吹绿了田
园。春雨滋润大地，泥土散发芬
芳。麦苗青翠，油菜金黄，鸟儿在
田园上轻舞飞扬，人们在地里忙
着春耕。

二月初头（农历），白田里（指
旱地），人们挖沟排水，待干整
田。水田里，人们暂不蓄水，就这
么干着。只见庄稼人扛着铁锹走
在田间地头，这里转转，那里瞄
瞄。白田、水田，在田的豌豆、小
麦、油菜作物等一一看遍，挖缺放
水，疏通沟涧。细小末节、手脚到
位。我们这里俗称“看田”。这可
谓是春耕时“打前哨”吧。

要是早黄豆田还得趁早耕
作。如今，人们开着大小机械耕
地整田，请来师傅，免了劳累，节
省了时间。只要事先在地里撒播
肥料就行了，春耕轻松便捷。望
着机械耕整的田块，我不禁陷入
了沉思……

单干初期，人们种田的激情
一下迸发出来，家家都种田，人人
都出力。恨不得把田“摞”起来。
一季接一季，一茬接一茬。人不
闲，田不空。那热火朝天的春耕
生产催人跟进。我最难忘的是人
们在田间赶着耕牛耕地的情境。照说，我们地处水
乡，水田白田各半。那时春耕就靠牛的力量，按牛的

“份子”轮流整田。牛“份子”来了，就趁着好天气抢
晴动手。田野上呈现出“耕牛遍地走”的景象。忙碌
的人们，一手拿麻鞭，一手扶犁拐。麻鞭扬起，口里
吆喝。一阵“嗐叽、嗐叽……”，牛儿就在一阵阵的驱
赶声中负重前行，身后均匀地留下一块挨一块的“犁
垡”和一行挨一行向上翻着的土块。就是这么一犁
接着一犁，在不经意中翻耕的地面慢慢扩大；就这么
一圈接着一圈，在麻鞭的响声中田块慢慢缩小。人
赶牛，牛随人。耕完一块田走了多少步，谁也没有数
过。人赶牛，又怜牛。人牛相依，步步向前。纵使累
得疲惫不堪，也无怨言之感。田间吆喝阵阵，麻鞭水
响，庄稼人劳作的模样，绘成了田野上一道万“牛”奔
腾的风景。

我出身农家，种田是个“横手板”。耕田整地，我
有过胆小紧张的无奈，有过得心应手的喜悦。刚开
始，我只会耙田打滚，不会耕田。后来的日子，我的
父亲年迈力衰，不能耕田了，再也不能让妻子去与人
家换工耕田，只有自己动手。耕田还是有技巧的，要
划算。不规则的田拐弯抹角。怎样下“埸”才不走冤
枉路。除了掌握好犁拐子，不跑边，“吃土”适中（不
深不浅），还要耕得厢子均匀而平整。可谓是耕田的
基本要求。按原厢子耕就是“蓬厢”。要改厢子就耕

“开厢”。这“蓬厢”就按原来的“埸行沟”，这“开厢”
就得另外开“埸”了。经过几番摸索，我也学会了耕
田。望着耕好的田块，身子的劳累也随着烟消云散，
一种劳动后的喜悦涌上心头。

我能自由自在的耕田了，再也不用求人了。我
常常抢住大好晴天忙着春耕。把自己融入在美好的
春光里，走进那春耕的茫茫人流中。

俗话说，女子的鞋边，男子的田边。一块地翻耕
好后，要耙、要磨（磨平），把土整细，拖沟、扒沟（水田
还要耖田）等。这田边要整得成方成块，边角到位。
以免旁人说闲话。在那“半耕半教”（民办老师教书
种地）的日子里，每当放学后、星期天，我就忙着整田
了。这耕白田还轻松一点，耕水田却不那么容易。
那时候，人们在头年的冬腊月间就打“冬耕板”，随后
就是“关冬水”，让冬水长期泡着。到第二年开春，再
过“二到犁”。这耕第二遍，恰遇春寒，水凉冰冰的，
泥土黏糊糊的，泥脚又深，当时被称为“冷浸田”（这
样的田插早稻容易“坐蔸”）。要转埸了，手拉“二拐”
拖动木犁，连人身上的筋都要拉动，胳膊酸痛，眼冒
金花。人累得筋疲力尽，但休息一两天，身体又复原
了。尽管我的手拉牛绳、扶犁拐，手板发红、发痛，手
上就像长了细细的锯齿，生怕与人家握手，但我一直
坚持着，从不泄气。春耕时节，田间布遍了我的脚
印，洒下了我辛勤劳作的汗水。便是如今年纪大了，
仍然吃苦耐劳，纯朴、勤奋的本色依然没有改变。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种田的庄稼人
都用农家肥。牛粪、猪粪、草木灰、青草、青苗等。打
好冬耕板的田里，父亲就把牛栏铺、猪窝草等撒到田
里，以便春耕时把肥料耕入田间。这算是水田的底
肥吧。还有“告”早黄豆的白田，人们也是早早把沤
着的草木灰拌了磷肥一担一担挑往田间，一小堆一
小堆有顺序的堆着。那送肥到地头的情景相逢招
呼、好不惬意。

而今又到春耕时，所不同的是机械取代了耕牛，
化肥取代了农家肥，小小三轮取代了肩挑步行，年轻
人外出务工，老年人坚守田园。已经不是那时成片
的田块，而是成片的虾池、养鱼植莲。这里的水田只
种一季中稻了（没有了早稻和晚稻）。相对而言，随
着乡村产业化的蓬勃兴起，春耕备耕有了新的方式，
但在人们各自的打算中忙而有序，悠闲有度。

布谷声声春耕忙。水乡的大地上，遍涌春耕备
耕的热潮。色彩日渐丰富的田野，寄托着庄稼人一
年美好的希望。

【题记】
内荆河从楚都一路向东，流向富庶的监

利西北部，挽住了湖乡荒湖与黄歇口。
楚文化播撒的种子，在这里生长不屈之

魂灵，辽阔古云梦之上，富足天下，稻香鱼肥
是引以为傲的理由；满目翠绿，清风拂面，康
养是其留下的美名。

内荆河畔，悠长的渔歌号子与金色的田
野，将这里写意成了著名的鱼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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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远古时期的江
汉，可谓是一片白水茫茫。经过洪水经年冲
刷，云梦古泽在江汉大地，留下了星罗棋布的
大小水泊，这就是著名的江汉湖群。

内荆河，古称夏水，自西向东横贯江汉平
原腹地。内荆河北支在监利市西北湖乡余埠
区（现为黄歇口镇）董家台附近拐了一个大
弯。屈原大夫在此读史著文，静思国之未
来。这也就是著名的古容城八景之一，离湖
读骚所在地。

屈原大夫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深深的影
响了中华后世子民。在关乎国之存亡的大事大
非问题上，为后世留下爱国且宝贵的精神遗产。

内荆河静静的流淌了千年，它承载了千
年的楚文化，也烙上了屈子忧国忧民之楚魂。

时间在流逝，内荆河默默记录着历史。
1957年底，解放后湖北省头号水利工程内荆
河整治项目，即四湖总干渠疏挖接近尾声。

随着国家垦荒开发的进一步深入，也因
四湖总干渠通水，内荆河沿线众多湖泊水量
快速减少，以致干涸，大片湖荒沼泽亟待开
发。余埠区荒湖、鳖王湖地区被省农垦厅列
为垦荒开发计划。

随着省农垦厅领导一声：湖北省国营荒
湖机械农场成立了。这宏亮的声音，如襁褓
中新生的婴儿，荒湖农场迎着灿烂的朝霞，应
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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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湖农场得到批复，只是成立了党委，并
没有明确划定场区版图。这时，农场党委向
县委写报告，申请将余埠区黄歇口集镇设为
农场场部。

对于这一动议，当时可能有两方面的考
量。一是有集镇做依托，机关有地方办公，后

勤保障跟得上；二是如果机关设到黄歇口，农
场范围会划得广一些。这样，余埠区东部及
北部可能会全部纳入。

对于农场的这个设想，余埠区是绝对不
会同意的。荒湖农场的设立，县委明确决定
农场是以余埠区划出的土地为主，农场的到
来，区委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区委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召开区委会
商讨对策。会议认为，荒湖抢地盘可能会造
成余埠区撤销，过去柳关区就是例证。因瞿
家湾划洪湖县，后来，县委将柳关区撤销并入
毛市区。

于是，余埠区委经过集思广益，问计于
民，与地方贤达反复论证。区委形成决议后，
由当时的区委书记拍板，机关从余埠街镇迅
速迁入黄歇口。

迁入黄歇口后，由于集镇太小，办公地点
少，不能满足区直企事业单位办公，只能边工
作，边建设。区直企事业单位分时段慢慢搬
迁，到1962年年底才陆续从余埠老街迁完。

当然，从现在来看这也是受当时的时代
因素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普遍较
排斥农场这一体制，认为是抢了本地地盘和
资源。

余埠区委机关迁黄歇口，荒湖农场抢占
黄歇口也成了泡影。农场场域划定后，场部
机关无奈只能设到湖中央，一个叫毫口的地
方。场域版图也只限于余埠区北部及西部一
部分，农场85%的国土面积由余埠区划入。

荒湖农场在1957年前，人口稀少，是余埠
区的偏远湖乡。在这块土地上，有两个较大
的湖泊，其余均为沼泽。湖泊中一个叫荒湖，
另一个叫鳖王湖，荒湖之名由此而来。

古时，荒湖地方水患频仍，流水口多，陆
地面积少。渔民及地方人常年在流水口，下
花蓝籇子来捕鱼。久之即约定成俗，人们便
将此地叫籇口，后来将籇口读写成了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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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建场初始，干部职工住茅屋，吃干
粮，开河疏沟，平整土地。白手起家，条件异
常艰苦。

尽管农场与余埠区有些不愉快，但都是
吃的内荆河水，原来都是一家人、亲兄弟。区
委对农场的帮助也很大，尽管区委既要吃饭
又要搞建设，但是只要农场有需求，则是尽全

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万事开头难，农场初期什么都缺。区委

组织区直部门对口支援，如商业服务业的粮
食、供销、食品、饮食、理发等行业；工业及手
工业的铁器，木工、竹篾器、服装等企业；包括
蔬菜的供应，都是尽力支援。

余埠街镇，当时是余埠区最大的集镇，距
荒湖农场毫口最近，只有五公里不到。余埠
街镇成了荒湖农场的后方基地。农场各单位
采购物资，农工购物，消费，采买蔬菜都会到
余埠街镇去。这里物资较为充裕，为农场建
场初期提供了后勤保障。

荒湖建场首个水利工程，是疏挖荒湖中
心干渠，疏通泄掉残余的湖泊积水。这个工
程与四湖总干渠交汇，还要配套修涵闸。

干流要穿越余埠区陈沱公社，开挖牵涉
陈沱之孙小、大李大队农田。区委得知后，迅
速协调组织并成立指挥部，配合农场搞好规
划及拆迁等工作。保证了荒湖干渠疏挖及涵
闸的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

1958年荒湖农场实行公社化。余埠区部
分区域划给了农场管理。

后来恢复原建制时，有些大队因水系问
题，更便于协调管理，没有回归余埠区。比如
董家台、北青阳垸等，在县委的协调下，这些
单位都归农场代管，仍为集体单位，在上世纪
80年代后期转为农场全民所有制。

对于行政管辖范围的一再缩小与丢失，
区委是有些意见的。最后，区委通过讨论学
习，及时领会了上级的工作意图和规划部署，
还是服从了县委工作大局。

董家台临四湖河边有块土地，以前归余
埠区管辖。荒湖要在此建泵站，解决抗旱排
涝和汛期渍水的问题。

还有荒湖在四湖河边没有码头，为方
便运输物质，船舶停靠，场里要修建码头的
问题。

荒湖对县委提的要求是将此地划归场里
管辖，农场必须要有一个水运出口。

余埠区在荒湖农场的建设中作出了很大
的牺牲，无条件服从县委的决定，支持和协调
农场做好了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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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余埠区农机站购进一批“东方
红”拖拉机，响应党中央“1980年实现农业机

械化”的号召。
农场得知消息后，迅速组织专业农机人

员，前来帮助培训指导，手把手的教会了拖拉
机手各项实用技能。使农机站工作迅速打开
局面，拖拉机手很快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
解决了“双抢”中的农事。

余埠区因地处湖区，是监利县两个纯水
稻地区之一，不产麦子。荒湖农场因农工来
自全国各地，农业作物是水稻，小麦，棉花各
占三分之一。除了完成国家粮食生产仼务
外，还要兼顾农工的饮食习惯。

因周边乡镇只农场有面粉供应，区委考
虑群众需求，需要一定的面粉。与农场协调
置换一些面粉，满足居民、农户的需求。农场
热情支持区委的工作，及时给予调拔解决。

1960年代，余埠区黄歇中学是县内为数
不多办高中的中学。荒湖农场升高中的子
弟，被分片划归到黄歇中学读高中。区委要
求区文卫组协调做好荒湖学生住读的问题，
给予特殊的关照。对区委这一特殊的关照，
农场文教部门代表场党委给区委和黄歇中学
送来锦旗，表示衷心的感谢。

每年的“七一”“十一”等大型节庆，农场
与区委都要联合组织一些文体活动。比如篮
球赛、联谊会等，既是联络感情，互相学习，取
长补短，也是兄弟区场之间的互动，增加了双
方的信任，同时又活跃了节日气氛，加强了双
方感情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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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农场走过了 65个春秋，荒湖农场
与黄歇口镇兄弟之间的情谊日渐滋长。相
处在内荆河边，同吃一河之水，共奔小康之
路。是场镇人民的心声，也是一脉相承的兄
弟情谊。

离湖读骚屈子赋，隐水静思黄歇辞。内
荆河是一部史书，记录着江汉大地的沧桑巨
变，也见证了荒湖、黄歇口这一对兄弟场镇的
历史变化。见证了人民安居乐业，发愤图强
的精神风貌和不屈作为。

内荆河水向东流过，挽起秀美的湖乡。
东方的天空下，内荆河泛着五色的霞光，一路
向东，流向远方……

（本文中的历史素材，由曾在荒湖、余
埠区工作过的老干部、老同志、老垦荒队员
提供）

内荆河畔是家乡
——荒湖与黄歇口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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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监利新闻》文学副刊，以纯文学作品交流
展示为主，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

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作品必须原创，不得抄袭、剽窃；
三、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散文（随笔）、评

论（读书笔记、影评）为主，题材不限，5000字以
内，书法、摄影作品不得超过3幅；

四、凡向本平台投稿，均视为作者同意授
权推出；

五、来稿请附作者简介，不得重复投稿。
投稿邮箱：378563816@qq.com

【题记】
宋人李纲词云：“长江千里，烟淡水云阔。潮落潮生波渺，江树森如发。”我的家乡监利是一座临江古城。我与小城的情缘就如这滔滔江水，不可断绝。我在小城生活

了几十年，见证了江堤由矮小泥泞变为坚固铁堤，荒滩改造成了绿化带、公园，参加了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年军民团结一致抗击洪魔的伟大事件，目睹了“东方之星”游轮沉
没后的救助全过程，并撰写了很多相关报道，没有忘却监利外滩工厂企业、居民的搬迁，最值得欣慰的是家乡越来越繁荣，高楼林立、道路纵横，人们的幸福指数不断增
加。家乡与长江，相得益彰，长长久久。


